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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吉州窰（上）
早聞吉州窰，之前並未

曾相識。能與吉州窰結緣，
還是因為來到吉安縣工作，
讓我有幸仔細地讀一讀吉州
窰，雖只涉其表，讀得不深
不全，但仍被其厚重的歷史
和深邃的文化所震撼，覺得
很有收穫，被其韻味所迷。

只要走進吉州窰遺址公園，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小山包，山包上樹木繁茂。在普通人看
來，這些山包與其他地方普通山包並無二樣。
在看到山包的同時，你還會發現這裏有很多小
水塘，大小不等，形狀各異，深淺不一，池塘
邊青苔茂密，看上去與南方鄉村的水塘一模一
樣。考證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些水塘的形成
卻很有歷史感，它們都是當年吉州窰製作陶器
取土作器而成的。我曾經跟別人開玩笑說，這
些水塘也應該算是文物了。後來還真是有人告
訴我，這些水塘的四址、大小、深淺等都被有
關部門登記在冊，納入了文物保護規劃範圍之
內，還真可以算是文物了。現存的二十四座山
包，也就是我們在吉州窰看見的大大小小、高

高低低的山包，其實就是吉州窰元末明初斷燒
之後遺存下來的二十四座窰包遺址群，形成了
當今保存數量最多的民窰古窰遺址群。就是這
些山包和水塘，在無聲地記載着吉州窰自晚唐
創燒以來直到盛於宋朝而斷燒於元末明初間一
千兩百年的陶瓷歲月；漫步在這遺址公園和景
區內的古村巷子，腳下踩着古匣鉢鋪就而成的
巷道，你便會感受着這古窰的歷史沉重和滄
桑；看到考古發掘之後的龍窰遺址，其散落在
窰體內的層層疊疊的匣鉢片，我感覺看到了時
代更迭變換的場景，一種歷史厚重感油然而
生。

不到吉州窰，你可能不知道中國歷史上的
眾多郡縣中有一個東昌縣，《東昌志》用 「東
昌置縣，民聚其地，耕且陶焉」 簡簡單單十二
個字，就把當時農耕文明及陶瓷文化緊密結合
起來的生產生活場景生動地描述出來了。吉州
窰所在地永和古鎮的名稱，民間傳說來自於當
地鄉村土語 「映火」 ，其發音與官方語言 「永
和」 極為相似，故取名為 「永和」 ，此也是縣
志記載的東昌縣城所在地。我們依據《東昌
志》記載的東昌縣城的布局圖，依然能在現在

保存的古村中找到當時縣城的主要街道，並依
此復建了坐落在贛江邊的丹砂渡碼頭和永和古
街。有史料記載當時吉州窰晚上由於 「窰焰竟
日夜」 「煙火數十家」 而窰火通天照亮，也從
側面印證了 「永和」 這一地名取之於 「映火」
諧音這一說法。再加之東昌古縣城當時號稱
「三市六街七十二花街」 ，其中一條專門從事
茅草交易的茅草街，可見當時吉州窰柴火之旺
盛，陶瓷生產量之龐大和興旺，也佐證了永和
古鎮的今世前生。

甜蜜運氣
盛夏，我們說點清涼

的話題。
「記得記得 騎木馬

跌低痛哭
爸爸送了杯雪糕 期

待我興奮跳舞
……
我看着鏡內憐憫 那

天可愛細路
童稚裏我的一哭一笑劃滿了雪糕車
……在舊時只售六毫」
這是一首李克勤唱的《富豪雪糕》，

歌中唱出了許多港人的童年記憶。當下，
富豪雪糕成了號稱 「運氣爆棚」 才有機會
偶遇的美物。

雪糕車原名為 「Mister Softee」 ，源
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後來，特德．
德魯、何敬源、唐學元三人一同出國旅
遊，發現了這一能帶給人甜蜜的美物，便
將雪糕車引入香港。

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唐學元三人終於
取得了Mister Softee在香港的特許經營
權，並在沙田火炭設廠，製造出第一代雪
糕車。其 「富豪」 得名由來，源於創始人
之一何敬源說： 「別人賣雪糕，我們也賣
雪糕，但要做得高級些。」 正是因為何敬
源的這句話，漂洋過海的雪糕車在香港得
到了 「富豪雪糕」 這個 「高級」 的名字。

難怪呀，記得去年在美國爾灣時，曾
遇到過一輛雪糕車，我買了一杯香草雪
糕，當時是觸景生情，想起香港的富豪雪
糕車，心裏遙念香港、向香港致意呢。誰
知人家才是鼻祖。

富豪雪糕剛 「出道」 時，只要幾毫
錢，就可以獲得一支軟綿綿、甜絲絲的雪
糕，因此成了家家戶戶哄孩子的家常寶。

如今富豪雪糕之所以成了 「好運標誌
物」 ，在於其 「珍稀性」 。不光歷史悠
久，主要是數量稀缺─目前全港只有十
四輛雪糕車。一九七八年起，香港政府停
止發放流動小販牌照，所以富豪雪糕車數
量只能固定為十四輛，至今不再增減。並
且，富豪雪糕車是流動性的，它們遊走於
港九新界各地，大部分雪糕車不會一直固
定在某個地方營業。

想想看，這十四輛雪糕車，若散布於
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全港，藏在七百多萬人

口的高樓大廈之間，滿世界遛達，僅憑盲
撞偶遇，遇到它的概率，或許不比遇到心
儀的女孩子更容易。但在香港待久了，就
知道野外捕捉雪糕車的 「福地」 大致在哪
裏了（這裏先賣個關子， 「福地」 稍後再
提），還需要候好時間，怎麼也得湊成天
時地利人和，此地此刻此人此雪糕車，我
還沒摸到規律，也沒辦法摸規律。

不過我好像運氣不錯，在多個地方多
次遇到雪糕車。遠遠地聽到小約翰．施特
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打眼一望，白底點
綴紅藍花的造型獨特的高頂棚車，車身上
還用紅色字寫着「雪糕車」 「富豪雪糕每日
新鮮為你製造」 ─一定要抓住這個 「甜
蜜好運」 機會買一款。運氣更好時，還會
趕上售賣雪糕的小哥恰好又帥又酷，那屬
於 「買一筒贈一眼」 的額外 「獎賞」 了。

富豪雪糕通常有四種口味：香滑軟雪
糕、果仁甜筒、蓮花杯、珍寶橙冰。農曆
新年時還會增加一款草莓口味雪糕─以
草莓紅寓意吉祥。每個雪糕大小統一，幾
十年如一日。

一直以來富豪雪糕車都主打香草口
味。為什麼不多做幾種口味呢？因為過去
政府對雪糕車有着嚴格的管控，規定每部
雪糕車只能安裝一部雪糕機，一個洗手盤
以及兩個冰箱。因此，這唯一的香草口
味，看似 「無奈」 ，反倒成就了經典。

富豪雪糕口感綿滑、奶味十足，不太

甜也不太淡，味道拿捏得剛剛好。我差不
多每遇必買，買最多的是果仁甜筒，即使
多次 「偶遇」 ，還是不煩，必打卡。不光
愛雪糕，也為這個 「艷遇」 歡喜。買了之
後必須盡快吃掉，不然很快就化，蛋筒都
托不住。這個融化太快據說是富豪雪糕唯
一不足的地方，當然這也說明人家貨料保
真實在─雪糕在製作中會加入牛油來增
加雪糕的爽滑口感，牛油易融。

我記得剛到香港時，第一次買雪糕是
在赤柱大街，九元港幣一個，舉着甜筒以
赤柱的明黃色小樓作背景拍照，剛拍兩三
張，來不及多擺姿勢，雪糕就開始滴答，
速速入口。港人朋友說他們小時候只要五
六毫，現在最低九元，最貴十二元，沒有
零錢也可以用八達通支付。變的是價格，
不變的是味道。後來，銅鑼灣時代廣
場、中環天星碼頭或摩天輪廣場、西貢
碼頭等地，都數次遇到過，還有尖沙咀
鐘樓、旺角朗豪坊等地，這些都是雪糕
車經常 「出沒」 的地方，不分四季，不妨
試試運氣。

「人大了 方知多麼富有並非最好
溶在我手中一哭一笑萬貫也買不到」
雪糕車已經在香港的街道上遊走了五

十多年，陪伴了香港幾代孩童，成了港人
的集體記憶之一，也成了曾經漂泊香港的
異鄉人深刻的香港記憶之一。這記憶，帶
着涼爽香甜的味道。

「到了巴塞羅那，看一場足球賽吧，
否則白來。」 Danxi說。

「贊成，買票！」 CH附和。
「都買了，申請了會員資格才買到

的。」 Bob道。他們是真球迷，絞盡腦汁把
行程與足球扯上關係。看一場有美斯出場
的賽事是他們的心願，我漁翁得利。

那時候美斯還在巴塞。傍晚，比賽前
的半小時，諾坎普球場附近的街道上，

觀眾往同一個方向聚集，好像巴塞羅那人都去看比賽。幾
乎都穿美斯那件藍底紅條的十號球衣，球衣是十號，上面
寫的名字卻是球迷自己的。只有少數人穿五號和七號球
衣。

看一場球賽像去朝聖，又像趕赴一個超級派對。好多球
迷是全家出動，哥哥姐姐牽着弟弟妹妹，更小的坐爸爸肩
上，或者躺媽媽懷裏，大人邁大步，孩子一路小跑，否則就
跟不上，他們簡直慢不下來。

安檢是嚴厲的，不但要防止球迷滋事，還要防恐。隨身
物品要寄存，水杯大點都不行。我們的瓶裝水，說體積超標
了，要寄存。球場很大，寄存處有一段路要走，一位工作人
員不辭勞苦地陪我們去寄存處。

在美斯的塑像前，人們排隊拍照。一個女孩倒在塑像懷
裏，讓男朋友給她拍照；一個年輕媽媽帶着兒女站在美斯左
右，讓孩子他爸拍照，那明明是一張美斯與老婆孩子的全家
福，男士一點醋都不吃。

觀眾席上又是音樂，又是歌聲，又是喊聲，球迷興奮得
不得了。

「我們到底是來看球賽還是看演出？」 我問。
「兩者都看。」 Danxi說。
隨便買一個漢堡或者三文治，食而不知其味地吃兩口，

球迷的心思全部在賽場上。啦啦隊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正規
軍；東喊一聲西喊一聲的散客是游擊隊。觀球賽可看作一種
發洩行為，喊出心中偶像的名字，你呼我應，聲勢浩蕩，對
球星的崇拜表達在賽場下，更表達在賽場上。

同一個球星，粉絲雖然千千萬萬，但是他們的動機相
同，行為相同，着裝相同，喊出的口號相同，舉起的橫幅內
容相同。早到場，看到好多與比賽相關的事情。

球星一直生活在鎂光燈下。賽前，他們說過的話，被記
者當賣點播出；賽後，他們的行蹤，被當成即時新聞報道，
若有一個小小的跌倒，也讓萬眾心碎。

《巴塞之歌》我也跟着唱起來，這首西班牙加泰羅尼亞
語的巴塞隊隊歌，幾乎是全世界球迷共同的歌。 「巴塞！巴
塞！」 近十萬人的歌聲，一定在上空傳了很遠。我彷彿把自
己也拉進了球迷圈，諾坎普球場，從此在我心中立體了起
來。

開賽之前

柳絮紛飛
小 冰

如是我見
彥卓洲

君子玉言
小 杳

市井萬象

 
































時間引力

家在有大興安嶺的東北。
爺爺說，山上有蜂蜜，苦蕎和熊瞎子。
苦蕎是栽培引進來東北的。它有很多功

效，具體哪些我已經記不大清了。常聽爺爺
幹活的時候念叨，苦蕎雖苦，可外面的世界
更苦，總叫我別往外跑，言外之意就是拉我
一起陪他守林場。一旁的奶奶看見我點頭，
直罵爺爺唬小孩子，讓我別聽爺爺的話，自
己多往外面跑跑，長長見識。

山上的苦蕎一簇一簇的，開的花是粉白
的。偶有雪白的獨株，我是不捨得摘的。爺
爺老是 「命令」 我和他一起上山。掏鳥蛋，
到溪邊摸魚是我經常幹的，偶爾幫老爺子摘
點苦蕎，拾些柴火。苦蕎茶在我印象裏是很
苦的，像是苦瓜水。但在將茶水嚥下肚的瞬
間，會有一絲絲甜涼反饋給舌尖。 「苦蕎
好，苦蕎好，多喝苦蕎吃得飽。」 爺爺沏茶
倒水時會在我旁邊嘀咕。

多年來我已經習慣了苦蕎的味道。每當
在別處喝到苦澀的苦蕎茶，總會不自覺地和
家鄉的味道比對，思緒會不自覺地飄回爺孫

二人在後山的光陰片刻，回過神，又會自發
感嘆，還是沒有家鄉的好喝。

熊瞎子最喜歡掏蜂窩，挖蜜吃。也許是
山林的野花無污染，才能如此吸引人熊。

何為人熊，人熊就是直立起來兩米多
高，比爺爺還要高出許多的黑熊。有時爺爺
會開玩笑嚇唬我說山上有人熊、大馬猴和狐
仙，叫我別亂往山上跑。我一連做了幾天噩
夢，夢見我被狐仙拐跑了，早上哭着起來找
奶奶。奶奶這時就會給我一杯加了三大鐵勺
子蜂蜜的苦蕎茶，喝起來味道甜絲絲的，轉
眼間，剛才噩夢的事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
後來每當我跟爺爺上山回來，或犯錯被爺爺
打紅了屁股，都會有一大杯加了蜂蜜的苦蕎
茶在桌子上等着我。

聽村裏的養蜂戶說，今年又減產了。聽
說是雄花的花粉出了問題，授粉有點困難。
我當時自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是覺得，
蜜蜂是不是累了，牠們不想幹活了。

有時會陪爺爺上山打打野雞、野鳥、野
兔等野味，遇上野豬就是打不了了，打野豬

需要好幾個壯碩的獵人才可以。而爺爺的瘦
削的面容，飽經風霜，可經不起野豬的蠻
性。他的脾氣卻像那杆老獵槍，雖然銹跡斑
斑，但一點就着。

那天天空很是陰沉，像連燒了三天三夜
的煤爐，爺爺本就不想上山，可我一個勁喊
餓，想吃肉。家裏很多天沒有吃上肉了，爺
爺也不想讓我捱餓，便拎起獵槍領我上山去
了。沒一會兒，只聽見幾聲槍響，一些野鳥
和野兔已經落入了爺爺的背囊。我只顧自己
玩，想在旁邊的灌木叢採些野果，嘗了幾
粒，的確美味，想帶回家給奶奶分享。而突
然的一聲大喊，讓我猛地一驚。轉頭一看，
爺爺雙手把持着獵槍死命撐着一團黑乎乎的
「東西」 。我頓時腦袋失靈──是熊瞎子。
爺爺奮力扛開黑熊，胡亂開了幾槍，拉着我
往山下跑去。

後來怎麼甩掉熊瞎子的那段記憶，我已
記不清楚了，也許是當時太過害怕。只記得
爺爺滿頭大汗，臉色蒼白，氣喘吁吁地背着
我下山的情景。回家後，爺爺的那杆老槍也

啞火，再也打不出來鐵砂了。
爺爺一病不起，奶奶把我送出了大山。

縣城的父母見到了許久未見的孩子，喜出望
外，又是給我挑衣服，又是給我買玩具。我
卻冷不丁地來了一句，想要喝苦蕎茶。 「這
小孩怎麼這麼怪，人家都吃糖，你愛吃苦
的。」 媽媽詫異道。最終，我如願地喝上了
苦蕎茶，卻已不是同一種滋味，也許沒了奶
奶的蜂蜜，也許是……

得知了爺爺去世的消息，我已經讀完初
中了。自從那次遇到熊瞎子後，爺爺的病就
沒好過。這一刻彷彿塵封的匣子又被開啟一
般，我和老爺子在山間玩耍，捕獵的回憶，
從腦袋裏不停地翻騰出來。連同回憶一併翻
湧而出的也有我眼睛裏的河流。

畢業之後，我再也無心讀書，而是回了
小村和大山裏，看看奶奶，也看看爺爺。

也許走出村莊去往外面的世界不像熊瞎
子那麼可怖，可我為什麼還要回來呢？我自
己也說不清楚。這時也許爺爺會說，因為外
面的世界比熊瞎子還大，拍人比熊瞎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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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時間引力─2023
成都雙年展」 在成都市美術館啟
幕。來自二十二個國家及地區的藝
術家，攜四百七十六件全類別藝術
作品參展，作品覆蓋架上繪畫、雕
塑、影像、裝置等多種類型，為觀
眾帶來一場盛大的視覺盛宴。

圖為藝術家朱小地的作品《城
市魔方─廣場文化觸媒》。

中新社
▲宋代吉州窰木葉蠶紋瓷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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